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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世纪戊都话音变研究
戊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及规律

①

周 及 徐
(四川大学 汉语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20世 纪成都话经历了老年、中年和青少年三代人的语音变化。归纳、分析成都话的音变现象 ,可

以看到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音变趋势、规律和特点,并 由此引起我们对语言学历史比较方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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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成都话指现在居住在成都城区内

°
的成都本地人所操的方言 ,属 于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的次方言之——

—西南官

话。成都是四川省首府 ,是祖国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话是西南官话的代表卜](128页 ),对周围地区的

方言有着重要的影响
°
。

zO世纪初以来 ,成都居住的人口相对稳定 ,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有三次集中的人口迁入。一是抗 日战争时期

(1937— 1945)避难人蜀的各省人口,抗战后大部返回原居住地 ,由 于留居时间短暂 ,没有对成都话留下什么影响。二是

解放初期 (19s0年 )大批南下军队和干部进人成都 ,其后大部留居成都 ,至今近半个世纪。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省份 ,方

言各异 ,也未能给成都话带来明显影响
°
。三是ω 年代初随工厂迁入成都的北方工人和技术人员 ,数量相对较少 ,随厂

定居成都东郊 ,也未给成都话带来影响。因此 ,成都话在 zO世纪中、前期(20-70年代 )的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呈相对

稳定的状态。

文革以后 ,特别是 BO年代以来 ,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 ,成都和外界的交往急剧增多 ,加之广播、电视 (特

别是后者 )的普及 ,以及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普通话教学 ,这些因素都日益强烈地影响着成都话。成都话语音在 zO世纪

中、前期的那种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打破了,成都话语音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的时期。也许 ,现在还刚刚只是这个时

期的开始。

本文着重考察成都话语音变化现象 ,并与相应的普通话语音相比较 ,以期找出影响成都话语音变化的因紊及规律。

本文成都话的语音材料来自下述三个年龄段的成都本地人的成都话发音。

1.老年 :现年甾-75岁 的成都城区居住的本地人。即约出生于 1922-1932年之间 ,年龄相当于作者
°
父母一辈的人。

他们的语音可代表 zO世纪前期成都话的语音 ,其语音多保持不变
°
。本部分资料参考了《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2]。

2.中年 :现年
"-45岁

的成都城区居住的本地人。即约出生于 1952t1962年 之间 ,其年龄相当于作者的同辈人。

他们的语音可代表 zO世纪中期成都话的语音。其语音在普通话影响下略有变化。

3.中学生 :现年 13-16岁 的成都城区居住的本地人。即生于 1981-19Ⅲ 年之间 ,年龄相当于作者子女一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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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语音受普通话影响最大 ,可代表 zO世纪末成都话语音的变化趋势。

成都话声母 (包括零声母 )20个 :p巴 、p伯 、t多 、t拖 、k怪 、k快、m妈 、n利怒、艹泥宜、刂安、f夫、s思师、z日 、β西、x

花、“资知、‘慈持、哞基、妤欺、¤鱼衣。

成都话韵母 “个 :1思 、or儿 、a啊 、o窝 、e德 、o哀、o配 、au熬 、ou抖 、an安 、on恩 、au昂 、ou翁 、i衣 、h牙、忆爷、H

解、iau舀 、iou忧 、i8n烟 、in音 、iaη 央、u屋、ua蛙 、ue国 、uai歪 、uei威 、uan晚 、uon温、ua刂 汪、y鱼 、yo药 、ye月 、yan圆 、yn

云、yo刂 拥。

成都话有 4个声调 :阴平 (55)、 阳平 (21)、上声 (53)、去声 (213)。 本文依次用右上角的 1、 2、 3、4表示成都话和普通

话的阴、阳、上、去 4个调类。

二 成都话的语音变化
本节收字的方法是 :对照《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的字音表 ,将其中读音发生变化的字选出,并选择部分原来与之同音

而未变化的字作为比较。本节将成都话中有代表性的、常见的读音发生变化的字 ,按声母、韵母或声韵配合的关系分组列

表
°
。表格
“
原读
”
栏中的音代表该词成都话原来的读音

◎
,“变读
”
栏中的读音表示该词的成都话变读 ,“普通话

”
栏中的音

表示该词的普通话读音。
“
原读
”
栏和
“
变读
”
栏相配合 ,加 以若干符号 ,分别表示前述三个年龄段的人不同发音情况。

锪 威 衔 村 轮 爱

原读 ts彳 :,n: non2 iga1

变读 ￠ian2 ※ tsi】 on: (nuon2) ※(西
4)

普通话 Glan tsf】 on luon2

共有下列五种情况。

1.如“威
”
字 ,表示老年人 (下称

“
老年
”
)、中年人 (下称

“
中年
”
)和中学生 (下称

“
学生
”
)全读作成都话原读音

⑨
,即

“
原读
”
栏中的音。

2.如 “衔
”
字 ,表示老年读原读 ,中年和学生读成都话变读音 (下简称

“
变读
”
)。

3.如 “村
”
字 ,表示老年读原读 ,中年原读和变读两读 ,学生读变读。

4.如“轮
”
字 ,表示老年和中年读原读 ,学生读变读。

5.如 “爱
”
字 ,表示老年和中年读原读 ,学生读原读和变读两读。

2.1声母变化的变读词。

2.1.1 古属精组声母或澄母 (泽、择、浊 )字。原读声母皆作 “勹普读皆作 诒(“ 浊
”
字读t⒉ )。

瀹 择 泽 燥 噪 造 凿 浊

原读 ts色u4 ts色 u‘ ts色u4 ts彳)2

变读 (tsau° ) (tsau4) (tsa俨 ) (tm2)

普通话 tsY2 tsY2 tsau tsau4 tsau4 tsau2 t驷 o9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韵母不变 ,声调不变。变读与普读声母、韵母和调类相同 (“ 浊
”
声韵相近 ,“ 泽

”
韵母

相近 )。 读音分布 :大部分字老年、中年读原读。
“
泽、燥、噪、造、浊

”
五字 (书面常用词 )学生变读。

“
择、凿
”
口头常用词 ,

无变读。变读在学生中占优势。

2.1.2 古属定母仄声字。原读读送气声母 ,普读读不送气声母 ,普读合于浊音清化规则 ,原读不合。

瀹 导 掉
:(掉
头 ) 掉

2(丢
掉 ) 抖 铎

原读 t色u4 t tiau 1彳,u3 t彳)2

变读 ※ tau4

普通话 tiau tiau4 1uo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韵母不变 ,声调不变。变读与普读声、韵相同 (“ 铎
”
相近),调类相同。读音分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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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字老年、中年读原读。
“
导、铎
”
书面词 ,中年和学生读变读。

“
掉、抖
”
口语词无变读。本组字变读少 ,原读占优势。

2.1.3 古属禅母字。原读为舌尖擦音 ,与其他禅母字读音同(如善、娌、擅、赡 )。 普读为舌尖后塞擦音 ,不同于其他

禅母字读音。

瀹 蝉 禅 晨 辰 唇 纯 醇 常

原读 son2 suon2 suon suon sa刂 saI,

变读 (ts0n2) (ts自,n2) (ts色η
2)
(ts色 I12)

普通话 1莎

'
t酸

'
t莎′ t羚 nz t羚 nz t莎θn2 t σu。n2 t塑η

2
tε彳|刂

2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相近(ts-ts),韵母不变 ,声调不变。变读与普读声母相近 ,韵母和调类相同。读音分布 :

老年、中年读原读。学生
“
蝉、禅、晨、唇、纯

”(口语词 )读原读 ,“辰、醇、常、尝
”(书面语词)读变读。原读占优势 ,变读只

在学生中 ,且限于书面语词。

2.1.4 古属心母 (碎 )、山母 (渗 )和禅母 (慎 )。 原读皆作舌尖塞擦音。普读作舌尖前/后擦音。原读与普读的声母

读法与 2.1.3正好交换。

瀹 碎 (粉碎 ) 渗 慎

原读 tsi】 ei4 1s色nI ts0n4

变读 ※ sueI (so俨
) ※ son

普通话 sθn s0n

变读特点 :声母和韵母变为与普读相近 ,声调不变 (“ 渗
”
变为去声 )。 变读声母和普读相近 ,韵母和调类相同。读音

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 年两读 ,学生变读。三字皆书面语词 ,读变读的人较多。变读占优势 ,有取代原读的趋势。

2.1.5 古属见母 (溉、概、盥、搁 )和匣母 (浣 、皖 )。 原读混同见、匣 ,均读作 k%普读读作 k或 x,区别见、匣 ,保 留了
古音的区别。

瀹 溉 概 盥 浣 皖 搁

原读 k色i4 ktlan kf】an k钰 an

变读 》(kai 》(kai4 (kuan4) (xuan4)

普通话 kuan kY1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韵母不变 ,声调基本不变 (“ 盥、浣
”
调类变为与普读同 )。 变读声、韵、调类均与普读

同。读音分布 :老年原读 ,中年两读 ,学生变读。
“
搁
”
字口语词 ,无变读。

“
溉、概、盥、浣、皖

”
书面语词 ,产生变读。变读

占优势 ,有取代原读的趋势。

2.1.6 古属见母 (酵 )、溪母 (泣 )、从母 (酋 )和邪母 (囚 )。 原读皆读作 ￠,都没有了古声母的区别。

瀹 泣 囚 酋 酵(发酵 ) 酵 (酵面 )

原读 9i° u2 ￠10u ￠iau4 t9iau4

变读 (t￠ 'i2) (t￠ 'iθ u2) t9'iθ u2

普通话 tβ 'iou2 t9'iou2 tβiau4 t￠iau4

变读特点 :变读声母变同普读 ,韵母不变 ,调类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与普读同
⊙
(“ 泣
”
调类与普读不同 )。 读

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年两读 ,学生变读 c“泣、囚、酋
”
书面语词 ,产生变读。

“
酵
”
口语词 ,无变读。有取代原读趋势。

2.1.7 古属开口一、二等影、疑母字c原读作 刂加开口韵母 ,普读为零声母开口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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瀹 额 恶 亠展 挨
1

挨
2

矮 爱 熬
1

熬
2

袄

原读 IIa1 ηau 刂au 刂au

变读 ※(西
:) ※(J4)

普通话 Y Y

瀹 傲 讴 偶 藕 怄 安 按 岸 暗 恩 昂

原读 IIau η0u gθu η0u |gan ηan ηan IIen ηan

变读 (ou1) ※(ou3) ※(ouI) ※(aη
2)

普通话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 ,韵母不变 ,声母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与普读同
Φ
。读音分布 :老年、中年和学

生均读原读。
“
哀、讴、偶、恩、昂

”
等书面语词 ,部分学生变读。原读占优势 ,有保留原读趋势。

2.1.8 古属咸摄、山摄开口三、四等疑母字 (阎 ,余母 )。 原读声母为艹,普读为零声母。

瀹 研 严 阎 验 砚 酽

原读 0lan 0lan 01an 艹【an 0【an 艹lan

变读 (ian1) ※(hn4)

普通话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 ,韵母不变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与普读同 (“ 研
”
调类不同 )。 读音分布 :

老年、中年读原读 ,学生部分字两读。
“
阎、酽
”
口语词 ,无变读。原读占优势。

2.1.9 古属止摄开口三等疑母字 (艺 ,蟹摄 )。 原读声母为 oˉ ,普读零声母。

变读特点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韵母不变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与普读同。读音分布 :老年、中年读原

读 ,学生读变读。
“
仪、义、议

”
三字中年亦有两读者。多数人读原读 ,变读在学生中占优势。

2.2韵母变化的变读词。

2.2,1 大部分属通摄、江摄合口二、三等人声字 (模、遇摄 ;沸 、律 ,臻摄 )。 原读韵母为-u,普读韵母为 -c,u。

瀹 模 佛 镯 粥 轴 肉 律 绿

原读 fu2 z0u

变读 (tso2) tsθ u】 (tso俨 ) n1θ u 》(ny

普通话 fo2 ts uo2 ts uo】 ts uo2 气ou liou4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同普读 ,调类不变 (“粥
”
变为与普读同 )。 变读声母近于普读而保留了成都话语音特

点(ts-1s,nˉ l),韵母也是这样 (o-uo,Ouˉ ou),调 类同普读 (“六、律、绿
”
例外 )。 读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年和学生

读变读。
“
肉、佛、绿

”
口语词无变读 ,但 口语词

“
模、六
”
亦读变读。变读占优势 ,有取代原读趋势。

2.2.2 古属梗摄、曾摄、深摄开口三、四等精、见组人声字 (吉 ,臻摄 )。 原读韵母-ie,普读韵母 -i。 原读和普读声母

均读作 盱 ,都不分尖团。

锪 宜 疑 仪 义 艺 议 谊

原读 01 艹 1 艹′ 艹 l 艹 1 0l 0l

变读 ※ ′ ※ i4 ※ r

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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瀹 积 绩 籍 脊 集 激 击 及 级 给

原读 tβ ie2 t￠ie tβ ie

变读 t￠ i2

普通话 t‘;i2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与普读同,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与普读同,调类有部分字相同(12个字中,7字

相同,5字不同 )。 读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 年和学生读变读。不仅仅是书面语词 ,而且口语词如
“
集、级、积

”
等亦读变

读。变读占优势 ,不可避免地将取代原读。

2.2.3 古属臻摄合口字 ,精组声母。原读失去韵头成为开口韵 ,是成都话特点之一。普读合口韵 ,近于古音。

瀹 尊 遵 村 皴 存 寸 孙 损 笋 榫

原读 1son tson1 ts'onI ts'onI 1s'on2 ts'θn4 sθn s0n s0n s0n

变读 (tsuon1) (“ uonl) ※ ts'uθnI ts'uon2 1s'uon4 (suθ nI) (suon3)

普通话 1suθ n1 tsuon: ts'uon1 ts'uonl ts'uon ts'uon4 suon suθ n suon3 suon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与普读同,声调不变。变读与普读声母、韵母和调类均相同。读音分布 :老年、中年读

原读 ,学生大部分字读变读。
“
皴、笋、榫

”
为口语词 ,无变读。原读仍然占优势。

2.2.4 古属臻摄合口(吞 ,开 口)一等端组或来母字。来母字读作 n~是成都话特点。原读韵母失去韵头成为开口

韵 ,与 2.2.3的情况相同。

懿 论 伦 轮 敦 墩 钝 盾 顿 吞

原读 non non non tθnI tθ n4 t'onI

变读 (nuon2) ※(nuon2) (tuon1) (tuθn4) ※(tuθn4)

普通话 lu° n luθ n2 lu。 n2 1uon: tuθ n! tuon4 tuθ n4 tuon t'uθ n1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与普读同 ,声 调不变。变读声母与普读相近或相同 ,韵母和调类与普读同。读音分

布 :老年、中年读原读 ,学生两读。
“
论、墩、钝、吞

”
口语词 ,无变读。

“
伦、敦、盾

”
书面语词 ,学生读变读。原读占优势。

2.2.5 古属止摄、蟹摄开口三、四等帮组字 (坯 ,合 口)。 原读韵母皆作 ō,普读韵母皆作犭,都没有了原来的区别。

瀹 秘 陛 婢 臂 披 坯 批 譬

原读 pe1 pel p'ei1 p'ei1 p'ei1 p'ei4

变读 (pi4) (p'i:)

普通话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 秘
”
例外 ),韵母变同普读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均与普读同。读音分布 :老年原

读 ,中年和学生变读。
“
秘、陛、婢、譬

”
书面语词 ,中 年己变读。

“
披、坯
”
口语词 ,无变读。变读有取代原读的趋势。

2.2.6 古属止摄开口三等帮组字。原读韵母-i,普读-o。 与上一组字(2.2.3)相 比,原读和普读正好交换了韵母。

瀹 被 备 眉

原读

变读 pe1 ※mei2

普通话 pel peェ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与普读同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均与普读同。分布情况 :老年票渎。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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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变读。
“
眉
”
字中年在口语中读原读。变读占优势 ,不可避免地要取代原读。

2.2.7 古属梗摄 (弼 ,臻摄 ;敝 ,蟹摄 )开 口三等人声字 ,帮组声母。原读和普读都失去古入声特征。

瀹 弼 敝
1

敝
2

劈 僻 辟 擘(掰 )

原读 p'ie2 p'ie p'ie p'ie p'ie p'ie p'ie

变 读

普通话
"
I

pa】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 弼、敝
”
例外 ),韵母变为与普读同 ,声调不变 (“ 弼、敝

”
例外 )。 变读声母和韵母与普读同,调

类不同(“弼、敝
”
相同)。 读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年和学生读变读。

“
弼、敝

`僻

、辟
”
书面语词 ,产生变读。

“
擘
(掰 ,分

成两半 )、敝
2(质
量差 ,不好 )” 口头常用语 ,无变读。变读明显占优势 ,将取代原读。

2.2.8 古梗摄合口三、四等字 ,影组声母。原读为撮口前鼻音韵母 ,普读为齐齿后异音韵母。

瀹 萦 营 萤 荣 尹

原读 yn yn

变读 (in3)

普通话 ⒎u日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与普读相近 (成都话 in、均不分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调类与普读同
(“荣
”
例外 ),

韵母相近。
“
荣
”
的变读当是根据普通话

“
容、荣
”
同音进行类推。读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 年和学生读变读。

“
萦、营、

萤、荣
”
均是书面常用词 ,有变读。变读明显占优势 ,将取代原读。

2.2.9 古属曾摄、梗摄开口一、二等字 ,帮组声母。原读韵母 -oη ,“ 崩、绷
”
例外读-on,普读 -o日。

瀹 崩 绷 棚 鹏 朋

原读 pon p'oη
2

p'oη
2

p′ oη
2

变读 po÷g 》(po1【 )1

普通话 poI, p'θ Ig2 p'0刂
2

p'θη
2

变读特点 :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近于普读 (成都话有 oo无 oIg),声 调不变。变读韵母近于普读 ,声母和调类与普读

同。变读后成都话与普通话该组字的对应变得整齐了。读音分布 :老年原读 ,中年和学生变读。变读占优势 ,将取代原

读。

2.3声母和韵母变化的变读词。

2,3.1 古属通摄合口人声字(卒 ,臻摄 ),精组声母。原读声母为 哞-、哞
`β

%普读为 “、ts`s,近 于古音。

瀹 足 卒 族 俗 速 肃 宿 粟

原读 tβyo2 1￠yo2 tβ 'yo2 9yo ￠yo 0yo

变

读

1 》《t￠ iu2 1β 'iu2 ￠1u βlu ￠1u

※ts′ ※ tsu2 (ts△
2) (su2) (su (su2) (su2)

普通话 tsu2 tsu2

变读特点 :变读有两种。中年读 0u2、 tβ 'iuz、β'iu2,学生读 “u2、 ts'u2、 su2,其声母韵母均变为与普读同 ,声调不变。

前一种变读可看作向普读靠拢的中间型 :声母未变 ,韵母 -h已接近普读韵母 -u。

读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年读变读 1,学生读变读 2。
“
是
”
口头常用词 ,中年原读。

“
族、俗、速、宿

”
口头常用词 ,亦

产生变读。变读占优势 ,有取代原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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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古属通摄合口三等人声字 (屈 ,臻摄 ;域 ,曾 摄 ),见 、影组声母。原读与普读声母相同 ,韵母不同。

瀹 屈 曲 续 畜 蓄 狱 育 域 欲

原读 t￠ 'yo2 t￠
′
yo2 βyo 9yo yo

变

读

1 》《19'iu2 》(t￠ 'iu2 ※￠h2 ※△u2 ※￠h2

》《tβ 'y2 》(t9'y2 》(￠ y2 》(β y2 》(βy2

普通话 t‘B'yI t‘;'y3 y

变读特点 :变读有两种。变读 2声母不变 ,韵母变为与普读同,声调不变。变读 2声母和韵母与普读同 ,调类不同。

变读 1为变读 2与普读的中间型 (参见 2.3.1)。 读音分布 :老年原读 ,中年两读雨多读变读 1,学生读变读 2。 变读略占

优势 ,有取代原读的趋势。

2∶ 3.3 古属咸摄 (岩 、淹 ),山摄 (雁、晏 )开 口二等字 (淹三等 ),疑 、影母。原读声母 η̄,普读齐齿零母。

锪 岩 淹 雁 晏 (早晏 )

原读 IIan ÷gan ∶lan

变读 (h′ )

普通话

变读特点 :声母和韵母变为与普读相同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均同普读。

读音分布 :老年、中年读原读 ,学生部分字 (岩、雁 )变读。
“
淹、晏
”
口头常用词 ,未产生变读。

“
岩、雁
”
书面语词 ,有

变读。原读占优势。

2.3.4 古属止摄合口三等字(砌 、蟹摄 ),精组声母 (慰、影母 )。 原读声母为 ￠̄,普读声母为 s-,普读近于古音。

癯 慰 虽 遂 隧 穗 砌

原读 βy t￠ 'y‘

普读 (su矿 ) (suei4) (suei4)

普通话

变读特点 :声母和韵母变为同普读 ,声调不变。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均同普读。

读音分布 :老年读原读 ,中年两读 ,学生变读。
“
慰、虽
”
书面常用词 ,产生变读。

“
砌
”
口语词 ,无变读。变读占优势 ,

有取代原读趋势。

2.3.5 古属咸摄开口二等字 ,匣母。原读舌根擦音声母、开口韵 ,近于古音。普读齐齿呼韵母 ,声母腭化为舌面音。

髌 缄 咸 衔 陷 苋

原读

变读 t￠ ian4 βian2 (βian4)

普通话 t‘:;ian1 ￠lan 。ian2 ￠】an ￠】an

变读特点 :声母和韵母变为与普读同,声调不变 (“缄
”
例外 )。 变读声母、韵母和调类均与普读同(“ 缄

”
例外 )。 读

音分布:老年读原读 ,中年和学生读变读。
“
咸、苋
”口头常用词 ,无变读。

“
缄、衔、陷

”
书面语词 ,产生变读。原读与变读

处于均势。

2.3.6 古属梗摄开口三等字。原读韵母-on,普读韵母 门̄,普读韵尾近于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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瀹 更 硬 杏 省

原读 kon1 Ilθ n X0n s0n

变读 ※￠in4 ※￠n3

普通话 ￠1ig

变读特点 :声母和韵母变为同普读 (韵母相近),声调不变。变读声母和调类同普读 ,韵母相近。读音分布 :老 年原

读 ,中年两读 ,学生变读。
“
更 (半夜三更 )、硬

”
口头常用词 ,无变读。

“
杏
”
中年口语原读 ,书面语变读。变读占优势。

2.4同一个词 ,在—些组合中读原读 ,在另一些组合中读变读
Φ
。

下面是中年对一些词的读音 (前一例是原读 ,后一例是变读 ):

顿  一顿(ton4)饭

尝  尝(saη 2)味 道

秘  秘 (pei4)密

严  把门关严(oian2) 严 (ian2)肃 认真

艺  手艺(Ⅱ 4) 文艺(i4)作 品

疑  疑(Ⅱ2)心病   怀疑(i2)

捶胸顿 (tuθn4)足

尝(ts'a刂 )试

秘(mi2)书

樱 樱 (ηon1)桃儿     红樱(in1)桃

杏 杏(xon4)子      杏(9in4)仁

眉 眉(mi2)毛         画眉(m⒍2)鸟

解 解(kai3)开      解 (t￠ iai3)放

间 房间(kan1)      离间(tβian1)

下 打一下(xa4)     上下(￠a4)

劈 劈(p'ie2)开油面子   劈(p'i2)山 开路

阶 阶(kai1)沿 边     阶(t9i占 i1)级

棵 一棵(o1)白 菜     一棵(koI)树

掘 妤'yo2-tβy'

像 ￠ hη
4—
￠aII4

些 ￠
1-ˉ
￠ie1

淹  淹(η an1)死 人   淹(ianI)没

雁  雁 (ηa/)鹅 大雁(ian4)

鹦  鹦(刂 on1)鹘 儿   鹦(in1)鹉

前一例原读多是口语词 ,后一例变读多是书面语词。

三 影响成都话语音变化的因素和规律
3,1普通话的影响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因素 ,向普通话语音靠拢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趋势。

本文第二节中收集 180个词 ,产生变读的有 125个 (根据本文第二节统计 ,以下数字同 )。 其中,变读音与相应的普

通话读音声母、韵母和调类全部相同的有 TO个 ,约 占变读词总数的 56%;变 读音与相应的普通话读音声母和韵母相同

的%个 ,约 占变读词总数的 Ts%;变读音与相应的普通话读音韵母相同的有 107个 ,约 占变读词总数的 86%。 可见 ,普
通话的影响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因素。成都话语音模仿、学习普通话的趋势十分明显。考虑到趋同于普通话的变

读盛行于青年学生中的情形 ,这种趋势今后会日益加强。

变读的 125个词中,韵母变化的有“个 ,约 占变读词总数的⒆%;声母变化的有 68个 ,约 占变读词总数的 54%;调

值不变 ,调类变化的仅 7个 ,约 占变读词总数的5.6%。 可见 ,在变读词中,韵母变化最多 ,声母变化较少 ,声调变化极少。

声调是当代成都话中最稳定的语音成分。

3.2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一些规律。

3.2.1读音对应不规则的词常常变读。读音对应不规则字指某个字在成都话原读中和一些字同音 (主要指声母和

韵母相同),而普通话却将其归人另一读音的字。例如 :“薛、血、雪、削
”
中,原读
“
削
”
音 9ye2,与 其余三字同音 ,而普读

“
肖刂
”
音 ￠au1,与 其余三字不同音 ,“ 削

”
是读音对应不规则字。又例如

“
哼、衡、恒、杏

”
中的
“
杏
”(原读 xon4,普 读 臼η

4)

也是读音对应不规则字[2](9—30页 )。

变读词多是这些读音对应不规则字。本文第二节中,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2.1、 2.2.5、 2.2.6、

2.2.7J。 2.8⒓。2.9、 2.3.4、 2.3.5和 2.3,6中所收的变读词都是读音对应不规则字。除此之外 ,尚有如下这些字(前一

音为原读 ,后一音为变读 ):

喷 fo俨一p'。/  吸 oe9_￠2   截妤'i'一哞i'

灭mei2_mie2   院uan2-ˉ yan4   屡 nu。
3一
n̄尸

铅 ya矿—诈'ian! 宅 “'e2_tsai2  嘱 su2_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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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h′—ian2   喘 “'uai3—ts'uan3缕 noua~ny3    窗 ‘'aη I^始 'uaII1

盟 mh2-moI12  束 so2—su2   皱 “o÷g4-tso俨    墓 m'_m俨

否b3—foua   永yn3_yo刂3   逆艹ie2-Ⅱ2    蛰“f— ts'
对比一下这些变读词相应的普通话读音就会明白,变读的原因是模仿普通话的读音。变读的结果 ,是打破了成都话

原来的读音系统 ,使成都话语音变得接近普通话
°
。(读音对应不规则字不变读的情况见本文 3.2.4。 )

3.2.2读音对应规则的词通常不变读。可以分为下列两种情况。

一是读音对应规则而成都话与普通话读音相同或相似的词 ,这样的词不变读。这种情况的词数量很多 ,成都话和普

通话共有的声母和韵母构成的词属于这种情况 ,成都话和普通话各自不同但相似的声母和韵母构成的词亦属于这种情

况。对后一种情况举例如下(前一音为原读 ,后一音为假设的变读 ,≠ 表示未产生 ):

之 ts1I≠ t乱
1   
池 ts'12≠ tζ√   诗 slI≠ 乱1   日z12≠ 乙飞2

名 mi`≠ mi刂
2   
翁 oη
1≠
u刂
1     

锅 ko1≠ kuo1   德 te2≠ tY2 灯 ton1≠ to刂
1

二是读音对应规则而成都话和相应的普通话读音对应差别较大的词 ,这样的词通常也不产生变读
⑩
。例如下面的

词 (前一音表示原读 ,后一音表示假设的变读 ,≠ 表示未产生 ,每一个声母或韵母举一个代表字 ):

国 ku'≠ ku'   皆 t￠而1≠ tβieI   内 nuer≠ nei4   吴 v俨 ≠俨
虎 fu3≠ xu3     朋 p'oη 2≠ p'θV2   白pe2≠ pai2    伯 pe2≠ po2

歌 ko!≠ kY1    学￠yo2≠ 叩ez Φ   窘妤yns≠ 妤yη 3

可以看出,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 ,并不是对应词的语音差别大 ,成都话就一定产生一个与普通话读音

相似的变读音 ,而是受方言内部语音规律的限制的。在生活中,上述语音类型的词如果按后—音发音 (调值按成都话 ),

本地人听来就有不自然、做作的感觉 ,这样的音一直不被成都话接受。其原因是这种读音违背了同一语音类型的词在成

都话中普遍的读音形式。

3.2.3部分读音对应规则词的变读——
“
同型类推

”
。除去 3.2.2所 讨论的情况外 ,有一小部分读音对应规则的词

产生了变读。本文第二节中 2.1.7、 2.1.8、 2.1.9、 2.2.2、 2.2.3、 2.2.4、 2.3.1、 2.3.2、 2.3.3等 组词便属于这种情况。我

们以 2,2.3、 2.2.4、 2.3.1、 2.3.2和 2.2.2为代表来讨论这种情况。

成都话韵母 on和普通话韵母 uon的对应关系是规则的
⑩
。但是 ,如 2.2.3(“ 尊

”
组)所示 ,成都话 on与 “、ts'、 s相

拼的音节普遍地变读为 u。n韵母 (口语词
“
皴、笋、榫

”
除外 )。 如 2.2.4(“ 论

”
组)所示 ,成都话韵母 on与 t、 t'、 n相拼的

音节中,也出现了变读为 uon韵母的情况 ,但 比 2.2.3要少一些。

成都话韵母 yo与普通话韵母 u、 y的对应关系是规则的
°
。但是 ,如 2.3.1(“ 足

”
组 )所示 ,成都话韵母 yo与 哞、妤'、β

相拼的音节中包括中年在内普遍地变读为韵母 u。 如 2.3.2(“ 屈
”
组 )所示 ,成都话韵母 yo与 妤'、 9和零声母相拼的音

节中,也出现了普遍地变读为 y的情况 ,但是比2.3.1的变读的趋势要弱一些。

成都话韵母 -忆 与普通话韵母 -忆、-i的对应是规则的
Φ
,但是如 2.2.2(“ 积

”
组 )所示 ,成都话韵母 -忆 与 哞相拼

的音节中 ,几乎无例外地变读为 -i,而且这种变读从中年已是如此 ,取代原读已成定局。

上述例子说明 ,成都话和普通话某一组语音对应规则的词中,一旦其中一些词的成都话语音发生变读 ,这一组读音

类型相同的词的成都话语音便会陆续发生变读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
“
同型类推

”⑧
。各组语音对应规则的词就像有一

道道防波堤 ,阻挡着普通话语音对成都话的影响。一旦这些堤防中的某一个被冲破 ,这个堤防保护之内的
“
田地
”
便会

被淹没。现在看来 ,“ 堤防冲破
”
的情况还在少数。除上述 5组词外 ,本小节开头列举的 2.1.7(“ 额

”
组 ),2,1,8(“ 研

”

组 )、2.1.9(“ 宜
”
组 )等几组词也是这样 ,不同的是它们才刚刚开始变化而已。

“
同型类推

”
规则可视作是对

“
读音对应规

则词通常不变读
”
的补充。

3.2.4词的使用频率对变读的影响。可分为下列两种情况。

①口头常用词不变读或发生变读慢。本文第二节的 180个词中,变读词 1z5个 ,未发生变读的词 55个。这 55个词

如下(加点的为读音对应不规则词 ):

择 凿 掉
:掉2抖

蝉 禅 晨 唇 纯 搁 酵
I酵 2额

恶 挨
1挨 2矮

熬
1熬 2袄

傲 怄

安 按 岸 暗 藕 阎 孑 砚 肉 佛 绿 皴 笋 榫 论 墩 钝 吞 披 坯 擘 敝
2棚
鹏 f

淹 晏 砌 咸 苋 更 硬

其中除
“
砚、鹏
”
二字外 ,都是口头常用词。

成都话与普通话读音对应不规则的词通常发生变读(3.2.1),但 其中的口头常用词一般不发生变读 (见上述加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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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 除去上述加点的词外 ,尚有下面这些读音对应不规则的无变读的口头常用词 (前一音为原读 ,后一音为假设的变

读 ,≠表示未产生。):

脚妤yo2≠ 诈iau2        药 y'≠ hu2           役 yo2≠ ′

疫 yo2≠ i2           沤ηoz≠ o′          怄刂θ俨≠θ俨

硬刂on4≠ in4        着(睡 着了)ts'o2≠ tsau2    黑 xe2≠ xei2

北 p'≠ pei2         孕 zu°/≠ yn4         巷 xa日
4≠
臼a04

舂“叨
1≠灬'o刂
1       

绿 nu2≠ ny2          拔 p'a2≠ pa2Φ

本文第二节的 180个词中 ,已 产生变读的口头常用词有 21个 :

模 六 隼 耷 尽 缪 笮 眉 胥 寸 殄 斜 族
足 俗 速 宿 屈 曲 绷 轮

其中加点的词是与普通话对应规则的词 ,而这些词的相同语昔类型的词已经产生变读 ,这是合于
“
同型类推

”
规则

(本文 3,2.3)的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中 ,口头常用词还是显示出变化较慢的迹象。例如 2.2.3、2.2.4中 ,“皴、笋、榫、钝、

吞
”
等口头常用词尚未产生变读 ;又例如在 2.3.1和 2.3.2中 ,中 年尚未变读的口头常用词就有

“
足、狱、育

”
。

②书面词通常发生变读。这里指与普通话对应不规则词中 ,书面词通常变读。本文第二节的 125个变读词中 ,除去

读音对应规则的词 (见 3,2.3所列 ),读音对应不规则的书面常用词有 42个 :

泽 燥 噪 造 浊 导 醇 常 尝 慎 渗 碎 概 溉 泣 囚 酋 镯 粥 轴 律 秘 臂 批 被

备 辟 劈 僻 萦 营 萤 荣 崩 慰 虽 遂 隧 穗 衔 陷 省

读音对应不规则的书面不常用词有 12个 :

铎 辰 盥 浣 皖 譬 陛 婢 弼 敝
1尹
缄

上述两组词全部产生变读 ,可见书面词发生变读的情况在读音对应不规则词中是普遍的。

这种情况是推广普通话 ,特别是近年来加强中、小学普通话教学的结果。另外 ,字典、词书和普及读物统一用普通话

注音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某些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的方言词读音被认为是错误的 ,例如成都话
“
渗

(tsan】 )透
”
、
“
翅 (ts14)膀

”
、
“
反省 (son3)” 之类的词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 ,方言中的书面词更快地变为与普通话读

音相似就是自然的了。

读音对应规则的书面词的语音变化情况与 3.2.2和 3.2.3中讨论的情况一致 ,这里不再讨论。

综上 ,词的使用频率对方言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读音变化的影响是不同的 :口 语词使用频率越高 ,其语音形式越

稳定 ,越不容易产生变化 ;书面语词使用频率越高 ,其语音形式越容易受共同语语音形式的影响 ,产生变读更易、更快。

3.2.5造成不规则剩余的两个原因。

在相同语音条件下的词 ,受某种影响大部分变读为另一读音 ,而其中的一些词却保持不变 ,这是从语音变化的过程

看。从语音变化的结果看 ,就是语音类型相同的词大部分读音一致 ,而其中的一些词却例外 ,这就是音变理论中所说的

“
不规则剩余现象

”
。我们从对成都话语音变化的观察中 ,发现导致不规则剩余有两个原因。

①口头常用词因其语音稳定而在语音变化中不发生变化 (见 3.2.4① ),从而形成不规则剩余。

②由于方言和共同语同一个词语音差别大 ,以致当地人意识不到它们是对应的词 ,它们之间的意义联系被切断 ,人

们不知道其对应的共同语 (普通话 )读音为何 ,无法进行类推而不能形成变读 ,从而导致剩余。

上述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口头常用词因其稳定难变而成为与普通话差别大的词 ,而成都话与普通话语音差别大

的常常是口语词。

例如在本文 2,2.7中 ,成都话口语词 p'ie4(不 好 ,质量差 ),其对应的普通话词应是
“
敝
”
pi4(书 面语词 ,破烂 )。 由于

语音差别大 ,人们通常不能意识到二者是对应词 ,因 而普通话的 F不 能对成都话的 p'ie4产生语音上的影响。又例如

成都话口语词 p'd(掰开 ),其对应的普通话词应是口语词
“
擘 (掰 )pail” ,但是由于和上一例相同的原因 ,普通话的 p西

!

不能对成都话的 p'ie3产生影响。由于这种
“
主观上的无对应词现象

”
,成都话的 p'ie4(不 好 )和 p'ie3(分开 )没有产生语

音变化 ,在语音类型相同的产生了变读的
“
劈、僻、辟、敝

`弼

”
等词中成为例外 ,形成了剩余。

类似的词还有下面这些 (有些只用在固定词组中):

kai3刀 一解刀(螺 丝刀) 刂J烂一沤烂 tuei3卖 一趸卖 k亻 下一胯下 睡 kau4-kau!一 睡觉觉(哄 小孩语 )
tβiau4面 一酵面 kai∶ 沿边一阶沿边 ke4一 刀一割一刀 tso日

I碓
窝一舂碓窝 一 oI莱——棵莱

nie2马 车—立马车(j已 )(象 棋术语 )

语言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断地有这样的不变读的词沉淀下来 ,它们往往代表了该语言前一阶段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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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词汇扩散理论Θ认为 :即使在同一条件下词汇上的(语音 )变化也是有先后的 ,甚至两个同音词在变化上也是

有先后的[3](ss页 )。 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即使是同一个词 ,它在发生音变时 ,也不是在所有场

合中读变读 ,原读消失 ;也不是在所有场合任意地读作原读或变读。而是首先固定地在一些组合中读变读 ,然后逐渐扩

大变读的使用范围,逐渐地在所有组合中取代原读的。本文 2.4列举的 18个词例反映的应是这种情况。在一些特定的

组合中,变读则一直不能取代原读 ,而成为不规则剩余的一种 (见 3.2.5)。 由于现代汉语单音节语素和词根复合法构词

的特性 ,它在音变中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3.2.7成都话语音变化的特点。

根据本文第二节进行归纳 ,成都话变读与对应的普通话读音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成都话与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共有的声母和韵母 ,在变读中变为与相应的普通话读音相同。这是变读中最多的情

况。例如(前为原读 ,后为变读 ):

k'-—k-(概 )     r-— t-(导 )
妤-—“-(足 )    β̄ 一哞'-(囚 )
-忆一 -i(辟 )     -i--ei(被 )
-u--o模       -o--u(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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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ˉ“-(造 )

9ˉ
ˉ̄s-(兹i)

ēi--i(婢 )
-onˉˉ-uon(尊 )

ȳ— -uei(慰 )     -u-~y(律 )     -θn_-ian(衔 )
②成都话有而普通话无的声母和韵母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A。 不产生变读。这样的声母有 z,韵母有 e、 ue、 iai。 例如(前一音为原读 ,后一音为假设的变读 ,≠表示未产生):

zˉ ≠气-(日 )  -e≠ -Y(特 )   -ue≠ uo(国 )   -i西 ≠ -忆 (戒 )

B.产生变读 ,变读为与相对应的普通话读音相同,但变读词为数较少。这样的声母有 艹、η,韵母有 yo。 例如 (前一

音为原读 ,后一音为变读 ):

oˉ —¤=(艺 )  艹 -̄ˉn-(牛 )  刂 -̄¤ -(哀 )   -yo--u(足 )   -yo-△ y(曲 )
③成都话无而普通话有的声母和韵母 ,变读以成都话语音中相近的音代替普通话语音。这样的音有 t趴 ty、 $气、l

和 Y、 u0、 ou、圮、飞o例如 (前一音为变读音 ,后一音为普读音 ):
ts-— tsˉ (粥 )  ts'-— tζ -(常 )  s-sˉ (慎 )  z-— 飞 (̄戎 )
n-—l-(律 )   -1一 -飞 (翅 )    -e_ˉ Y(泽 ) -o— -uo(铎 )
-o刂 0̄刂 (崩 )   -h一 -均 (营 )
④成都话变读调值不变 ,调类改变的词极少 (见 3.1)② 。

⑤成都话变读中声、韵、调三者都发生变化的词极少。本文第二节的 125个变读词中,声、韵、调同时改变的词共 5

个 (弼 、敝、渗、秘、缄 ),只 占全部变读词的4%。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 ,成都话特有的语音成份有些正逐渐趋同于普通话 (如上述②B中 的 oˉ 、-η、
ȳo),有 减少的可能 ;而普通话特有的语音成分又难以进人成都话 (如③、④ ),成都活语音成分不增加 ;成都话语音因而

有可能会向简化的方向发展。其二 ,虽然成都话中许多具体词的读音变为与普通话相似 ,但是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 ,成

都话仍然比较完整地保持着自己的语音特点 (例如它的 zO个声母、36个韵母和 4个声调),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还会继

续保持下去。

四 关于语音音变的思考
4.1方 言(语言)之间的影响是语言音变的动力。

把一种方言的语音变化解释为另一种方言对它的影响 ,这是不符合历史语言学的传统观点的。通常 ,这被称为∷方

言混杂
”
,是个别的语言现象 ,不是语言音变的主流 ,而被排除在所谓的

“
纯音变
”
之外。对于

“
纯音变
”
现象 ,通常都习惯

于从发音语音学 (Aniculat。 γ phc,netics)的角度加以解释。由于语言在历史上的音变都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结果摆在

我们面前 ,我们并不清楚发生这种变化时的历史环境 ,所以我们并不是了解了发生这些变化的真正原因。例如 ,大约在

16世纪 ,古汉语北方话见系声母 (k、 k'、 x)在齐撮呼前读作 妤、￠
′
、￠[4](83页 )。 这被解释为舌根辅音在高元音前腭化。

问题是 :为什么这种音变发生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 ,而不是更早或更迟?既然人类的发音生理结构是古今相同的 ,某
种语音的时代特征就不可能从发音语音学得到解释。又例如

“
足、族、俗

”
等词的声母 ,19世纪后期在成都话中读作

“
ts、

ts′、s” [5],在 zO世纪中、前期读作
“
t￠、诈'、β
”
,而现在成都话变读则又读作

“
ts、 ts'、 s” (本文 2.3.1)。

“
足、族、俗

”
等字的

声母读法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
“
U”字型的道路 ,又 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仅用语音变化原理是难以解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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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因此 ,关于音变结果的一些传统解释 ,包括从发音生理角度的解释 ,都应该看作仅仅是一种假设。

当我们从历史的领域走出来 ,把 目光投向今天活的语言的时候 ,我们也许会获得新的启示。我们考察成都话近一个

世纪来的语音变化 ,发现无论这些音变从纯语音的角度看可否加以解释 ,这些音变的结果是一致的 ,就是成都话向普通

话的靠拢 ,这是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强大影响的结果。这才是当代成都话音变的真正原因。这使我们推断历史上

也应有相似的情形。考察成都话音变得到的结论是 :方 言 (或语言 )之间的接触、影响是语言音变的强大动力。它既能

解释语音为什么会这样变 ,又能解释语音为什么会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变。并且 ,由 于方言
(语言 )所处地域的政治、经

济、文化地位的差别 ,以 及政治措施和教育制度等等因素的影响 ,它们之间的影响不是平等的、相互的 ,而基本上是单向

的 ,即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的方言(或语言)对其余地区的方言
(或语言 )的影响和同化。

4.2方 言(或语言 )之间的影响导致音变的结果。

关于语言音变 ,历史语言学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怎样解释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语音状况的差异?导致

这种不同的是该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传统的方法是从该语言前一阶段的语音结构中去寻找根据 ,认为是

该语言前一时期中的语音差异导致了后一阶段的语音变化结果。从高本汉开始的古代汉语古音重建就是按照这一思维

模式进行的。中古汉语的一些声母 ,据清儒和近代学者研究 ,在上古有很密切的关系。现代的汉语语言学家在构拟上古

音的时候 ,总是要赋予它们在上古音中的差异 ,或者差在声 ,或者异在韵。
“
假使完全同音 ,后代就没有条件发展成为差

别较大的两个音了
”
[4](173页 )。

当我们观察成都话音变的时候 ,一些现象却不符合这个规则。例如
“
确、曲、族

”
三字 ,在 zO世纪中、前期成都话中间

同音 妤yo2,没 有区别 ;而现在
“
曲、族
”
的变读为

“
曲 ￠'y2、族 “俨

”
,“ 确
”
原读不变 (参见本文 2.3.1和 2.3.2),三 字不同

音。这种变化在成都话前一阶段 的读音 中是找不到根据 的。类似的例子还有
“
结、集
”
、
“
损、笋
”(见本文 2.2.2和

2.2.3)等 由原成都话的同音字变为现在的不同音。而我们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人清楚地知道这是向普通话学习的结

果。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语音变化受共时的、外部的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 ,而不是像从前认为地那样只受历史的、内部的

因素的限制
⑧
。语音的变化就像从远古流来、又向未来流去的一条河流 ,它 流向何方 ,不是取决于它从何处流来 ,而是取

决于它在这个阶段所处的
“
地理环境

”
。这个
“
地理环境

”
就是来 自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影响。

注释 :

①本文写成于 1998年 初。四川大学甄尚灵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李恕豪教授曾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②指现在成都市锦江区、成华区、武侯区、青羊区和金牛区的城区部分 ,不包括区属乡、镇和市属其他县区。

③成都周围的市、县(例如崇州、都江堰市和新都县等地)的方言近年来有向成都话靠拢的趋势。

④在成都城区生长的当年南下干部的子女(今已是中年人)都讲成都话 ,与成都本地人没有差别。

⑤作者现年硐岁,自 幼成都居住。

⑥这个年龄段的语音代表的时期似乎还可前移。作者的外祖母 1900年生 ,自 幼成都居住,199s年 去世 ,其语音与这个年龄段没有什么

差别。

⑦A.在成都话中原有两读的词不看作变读 ,例如
“
角(koz,t9yo2)” 、

“
肉(zu2、 zQu4)” 等等;B.有 变读、但其声韵变化在同类词中属个别

现象的词 ,见本文 3,2.1。

⑧与
“
老年
”
读音同。

⑨
“
成都话原读音

”
下简称
“
原读
”
,“ 成都话变读音

”
下简称
“
变读
”
,“普通话读音

”
下简称
“
普读
”
。

⑩iou与 iou视作相同。

⑧ou与 ou视作相同。

@不包括原读中的两读词 ,如 :零碎(su。
4),粉
碎(ts'u。

4);新
鲜(9ian:),鲜 (唧an:)嫩 ;牛角(k'),-角 (toyo2)钱 等等。

⑩这种变读还是保留了成都话的一些特点,即使不考虑调值的因素 ,也只是相似于普通话语音。参见本文 3,2,7。

⑩例外的情况见3.2.3的讨论。

⑩成都部分年轻人读
“
学
”
为呷e2。

⑩成都话韵母 on对应普通话韵母θn、。η、uon(参见参考文献[2D。 成都话 on与普通话 on、θ日的对应中无变读产生 ,符合
“
读音对应规

则的词不变读
”
规则(3.2,2)。

⑧成都话韵母 yo对应普通话韵母 ye、 y、 u(参见参考文献[2D。 成都话韵母 yo与普通话韵母 ye的对应中无变读 ,符合
“
读音对应规则

的词不变读"的规则。

⑩成都话 -忆 与普通话 -ie对应的词如
“
别、撇、灭、跌、贴、姐、接、列、且

”
;成都话 -抬 与普通话 -i相对应的词如

“
踢、逆、及、激、吉

”
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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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类似于历史语言学的
“
条件音变

”
规则。

⑩成都少数年轻人读
“
拔
”
为 pa2。

⑧美国加州大学王士元教授提出的音变理论。参见参考文献[3]。

②在中、小学生中,受普通话书面语影响,将成都话读阳平的一些字(原为人声字)变读为与普通话上、去调类一致(阴平则不变 )。 例如
“
赤(ts14)道

”
、
“
巴蜀(su3)” 、

“
歌曲(t9'尸 )”等等。这种读法多数在受到长辈和亲友的纠正后放弃。由此可见声调的稳固性。李恕

豪教授为我提供了这些例子,在此表示感谢。

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
“
谱系树理论

”(施莱歇尔 schlocher,1861),其假设的前提是原始语言内部的绝对一致和突然的分裂。

而这个设想的前提
“
永远不会充分实现

”
[6](4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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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Phonetic Changes in Chengdu lDiaIect in the20th Century

ZHOU Ji-xu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uchuan610064, China)

Abstract:The20th century witnesses phonetic changes in Chengdu dialect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aged, the Π1iddle-aged and the adolescent。  An in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honetic phenomenon

reveals the trend, law and feotures of phonetic changes in Chengdu dialect under the innuence。 f stand-

ard Chinese and causes us to rethink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method of linguistics。

Key words:the20th century; Chengdu dialect; phonetic change; 1modern Chinese;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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